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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惠建利  

 

 

摘要：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受侵害状况较为普遍，这不符合“男女平等”的现

代法律理念，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其旨在提高妇

女地位、改善妇女经济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相关纠纷案件、地方立法文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考察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本文提出，法律制度的漏洞、村民自治的有限性、经济利益关

系失衡是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应完善农村妇女

权益保障相关法律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明确新时代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是“既追求性别平等，

又追求经济增长，实现两者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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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问题 

当前，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但其权益却得不到平等而充分的保障，这一矛盾已成为

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受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

权益，特别是离异女、外嫁女的有关权益难以得到与农村男性平等的保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中，要切实保护妇女权益不受非法侵害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②。国家计划力争到 2021 年底基本完成农村集体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民住房财产权法制保障研究”（编号：2014M55231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农民住房财产权法律体系的构建研究”（编号：2014F10）、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改革创新研究”（编号：16SZYB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参见《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6-12/30/content_23371088.htm。 

②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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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这几年正是农村妇女在这一改革中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时期。因此，,需明

确认识农村妇女权益需求的新变化，改变传统观念，将追求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作为农村

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①。产权制度改革对个体经济能力的影响巨大，产权的改变，

在某种情况下会使个体对以前不曾拥有的资产享有权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妇女权益保障以及

经济生活的影响颇大，这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以来妇女土地权益纠纷递增的现象可见一斑。明晰

集体资产、确认成员身份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当前，中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尚无统一规定，而基本由各地区甚至各村庄自主议定，这一认定标准的乡土色彩

较浓。受传统思想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的身份普遍不被重视，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等权属关系证明文本上基本不登记妇女姓名②。2016～2017

年，全国妇联收到妇女土地权益相关投诉 8807条，比 2014～2015年增加了 182%③。这表明，实施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现象更加严重，农村妇女为保护自身权利不惜与

旧习俗展开斗争。激增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反过来影响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影响着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④问题可谓农村社会的“顽瘤”，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以法学领域的

研究最为普遍，研究角度多有不同。有些研究围绕妇女的某一种权利展开研究。例如，田义文等（2011）

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专门分析，提出了家庭内对农村承包土地“按份分割”、村民委员会组

成人员中增设“男女比例制度”（应有不少于 1/3 的妇女代表）等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建议；何包钢、

郎友兴（2001）对农村妇女选举权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改变农民整体在中国的弱势地位是保护农村

妇女权益的关键；李永萍、杜鹏（2016）对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做了专门分析，认为当前农村妇女的

婚姻主导权处于权利失衡状态，会产生家庭伦理危机、家庭责任受到冲击等负面效应。部分研究则侧

重分析妇女权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王珊珊、赵丽珍（2005）认为，中国相

关法律制度缺乏对社会性别的考虑，没有较好地起到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效果。高飞（2012）结合中

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后指出，造成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根本原因是集体土

                                                                                                                                                                     

29613660.html。 

①见《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news.gmw.cn/2016-12/30/content_23371088.htm。 

②在 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指出，根据全国妇联委托原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农村

固定观察点展开的抽样调查，依然有 30.4%的妇女姓名未被登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 80.2%的妇女姓名未被

登记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 

③数据来源：崔郁，2018：《关于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提案》，《中国妇运》第 3 期。 

④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最重要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其中，财产权利包括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等土地权利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民主权利包括参与权、表决权等。虽然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最为

严重，但本文整体上探讨的是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仅部分地方结合上下文表述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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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主体制度不健全。另有一些学者从人权法学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妇女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

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妇女土地权益是重点研究内容——虽然

研究背景各异：有的以城镇化为背景研究妇女土地权益，提出推动制度改革、减少传统观念影响有助

于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王晓莉、李慧英，2013）；有的以农业女性化为背景研究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提出只有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才能真正实现其发展的自由（向东，2014）；有的从政治、经济、

文化三维结构变革角度，探索妇女权益保障路径（例如李慧英，2018）；还有的以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为背景来分析妇女土地权益纠纷，认为加强司法救济对保障妇女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张勤，2018）。此

外，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基于田野调查资料来研究土地制度实施中的性别问题，试图提出切合实

际的解决方案。例如，林志斌（2001）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农村妇女生存与发展状况堪忧，应加强土

地立法、土地政策的性别敏感性。还有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角度，通过构建模型来分析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受侵害的原因，提出应从农村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综合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黄森慰等，

2017）。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不同地区所确定的农民是否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

差异较大，又因与经济利益挂钩，农村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往往受到限制，所以，农村妇女

权益相关矛盾在实践中层出不穷。对此展开的反思性研究中，不少研究认为，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争议凸显了中国农村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反映了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体现了村民自治制

度的固有缺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为基础展开。例如，贺

福中（2017）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王竹

青（2017）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是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权益的主要依赖。总之，对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重要性及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使集体资产在市场化运作中

发挥“资本”效能等作用方面，国内现有研究的观点较为一致。 

此外，中国学者多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以及其他与女性相关的理论（例如，妇女与发展理

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结合应用到对中国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探讨中，但还没有文献

专门、系统地将女性主义经济学应用于分析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鉴于此，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处于

经济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以女性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

障的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使农村妇女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二、研究视角：女性主义经济学 

所谓女性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中新兴起的一个分支，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它建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社会性别分析视角这一重大缺陷，认为

科学本身带有主观性，融合有人的情感和看法。总结现有的相关理论观点，可以将女性主义经济学定

义为：以社会性别为研究视角，以提升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为核心目标，以揭示并祛除经济学研究中

的性别成见为主要手段，以家庭、劳动力市场、教育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它主要表达了一种追求男女

平等的信念，也表达了女性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态度。1995年 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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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行动纲领》要求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参见刘伯红、吴华，1995），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性别经

济思想影响深远。20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经济学。但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经济学有关

研究在中国仍处于初始阶段。  

作为经济学的新兴分支，女性主义经济学具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重

点和研究目的。总体上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其研究角度看，女性主义经济学

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关联，但不同于生理性别，体现了建立在男女生理性别

基础上的文化社会构建或文化社会观念差异。女性主义经济学突出的特点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展开经

济学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将性别的社会分析引入经济理论，研究经济中的性别角色（崔绍忠，2011），

并以性别为基础，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给予重新解析（沈尤佳，2011）。第

二，从其研究对象看，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具有社会身份的人，而不是主

流经济学中被假定为完全理性的、可以进行自主选择的“经济人”。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受其所处生活

环境的约束，其自主性受社会规范、性别关系、法律与各种规则的影响和限制。第三，从其研究方法

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博弈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侧重定性分析，更多考虑儿童、文化、意识形态等因

素。而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研究方法仅强调博弈的双方，忽略了性别，忽略了家庭中孩子的作用。此

外，主流经济学所倚重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无法对诸如历史传统的影响、性别角色的认定等问题进行分

析。第四，从其研究重点看，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对劳动力市场、教育等主要内容的研究中，均对制度

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充分论证。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性别研究特别需要关注

限制妇女能力发展的各种制度因素，因为制度（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是造成性别

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亦即经济学研究还需关注男女社会性别角色是怎样在社会制度规范的逐渐进化中

自发产生的（朱成全、崔绍忠，2006）。第五，从其研究目的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主要以提高妇女社

会地位为目的，关注妇女发展问题，也强调女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它在进行经济分析时，

不但关注市场行为，而且关注性别歧视等非市场行为乃至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女性主义经济学为视角分析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具有探索性，

在重视农村妇女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晰制度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

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   

第一，重视农村妇女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女性主义经济学将家庭内部劳务活动、劳动力市场、

教育等层面的男女两性差异①，以及匡正这些差异的规范和政策等都纳入研究范畴。这些方面与人类经

济生活紧密相关，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就使妇女就业时避

开男性所主导的工作领域。而这些方面却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被视为不适合经济学研究的、非市场

的研究对象。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下，大量农村留守妇女不仅参与甚至主导农业生产，而且创

办、参与休闲农业，她们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视角的启发，在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必须摒弃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观念，重视并保护农村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 

                                                        
①例如男女在职业机会、工资收入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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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晰社会制度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性别不平等与社会制度有着紧

密关联，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不平等状况出自社会制度，受其制约，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父

权制等（贾根良、刘辉锋，2002；董晓媛，2009）。这些观点有助于厘清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妇女

权益保障的关系，认识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妇女权益保障有重要影响。当前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围绕着如何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怎样分清集体资产产权、怎样保障农民财产权等焦点问

题展开，这直接关系到妇女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如果农村妇女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会失去使

用集体资产、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等一系列权利。可以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为完善相关法律

制度、改变农村传统的歧视女性的观念提供了制度机遇，也给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现实机遇。 

第三，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经济增长。女性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新兴分支，与主流经济

学相比，其特点是突出现代经济研究的性别观，以推动性别平等、提高妇女经济地位为价值追求，并

强调女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前，中国农村妇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遭遇诸多不公平待遇，其权益

受到严重侵害。而事实上，无论在人数占比方面，还是在对农村建设的实际贡献方面，农村妇女的优

势地位都很明显。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对歧视妇女、侵害妇女权

益等行为积极纠错，可拓宽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男女权益应受到平等保障的认识，从而促

进农村妇女地位的提高，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因素 

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不必然会产生新均衡，有时会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导致

新斗争（柏兰芝，201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集体经

济实现形式得到了创新，但也凸现出一些新矛盾。特别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农村

妇女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引发大量纠纷。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男女社会性别角色与文化观念、

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女性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传统观念、社会制度对农村妇女

权益保障的制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法律制度的漏洞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社会制度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影响

了社会性别。周安平（2004）在考察性别不平等与人类社会进化历史的关系后指出，法律在构建之初，

“就远离了妇女，成为男人主宰的领域。”并且，法律长期由男性主宰，且极力掩盖社会性别，披上了

性别公正的外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逐步形成包括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内的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这

些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是法院审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相关案件的法律依据，也被农村妇女在上访中经

常引用。以时间顺序，这些条款具体包括：《宪法》（1982 年）第 5 条、第 48 条，《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3年施行）第 6条、第 30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2005年施行）第 24 条，《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修订）第 30条、第 32 条、第 33条、

第 55条，《物权法》（2007 年施行）第 63 条，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修订）第 36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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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上述法律法规的制定、前后修订以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从立法上为村民自治权划定了边界，

为司法机关介入村民自治、保障农村妇女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从“中国裁判文书网”2012年以来发

布的案例看，法院基本上都会受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案件。法院不受理该类案件的媒体有关报道也少

了许多①。 

上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保障农村妇女权益方面虽然效果明显，但因缺乏社会性别角度的思考，

并受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看似平等的条款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

权益。例如，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村一户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就无法保护离婚妇女的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漏洞，这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形成了制约。例如，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在受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案件后，首要环节往往是确认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

在确认农村妇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前提下，如果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

权受到侵害，法院才会援用相关法律法规判决如何分配补偿款、集体资产收益等，份额是多少。例如，

在“张芝英与义乌市佛堂镇张宅二村村民委员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

纷案”②中，法院认为，村民只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有权利平等获得征地补偿安置收益。

但是，当前中国尚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立法。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均未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给予明确规定，各地法院、仲裁机构等部门的认定标准则差异

很大，这成为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通过高级检索，在“案件名称”中输入检索词“集体经济组织”、

在“全文”中输入检索词“外嫁女”，以 2012年 1月至 2017 年 12月为时间段，在中国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随机整理出 11 个省（市）（包括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重庆

市、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河北省）105 个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与外嫁女权益有关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对这些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笔者发现，法院对这些案件的判决全部都

以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为外嫁女能否获得土地收益或集体资产收益的前提。由于没有

                                                        
①考察中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对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相关案件，司法机关在受理与否上曾

有过多次反复。以 2005年 9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为界，

在这之前，围绕法院是否应受理该类案件的矛盾与争议很大。例如，在这之前，广州市两级法院在是否受理外嫁女土地

权益纠纷案件方面就经历了从一概不受理到在部分地区受理部分案件，再到后来一概不予受理的过程，政策反复变化。

有些法院对该类案件即使拒绝受理，理由也不一致，甚至出现所谓的“选择性司法”。拒绝受理的理由主要有：第一，

部分法院认为，农村妇女与村委会（村民小组）不属于平等主体，双方之间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纠纷的范围；

第二，部分法院认为，在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法院无权直接确认集体成员应享有的土地权益；第三，部分法院

认为，外嫁女的数量庞大，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村民大规模上访，影响社会稳定，民事审

判难以妥善处理外嫁女的土地权益纠纷。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以后，各地各级法院基本达成共识，一般都

受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 

②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 0782民初 1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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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各地人民法院在相关案件判决中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的认定依据和认定标准很不统一。具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认定依据多样化。部分人民法院依据一般原理判决这类案件。例如，“刘永芳、张航与涪

陵区南沱镇连丰村村民委员会 6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①一案中，法院依据原告是否有相

对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是否以集体土地作为主要生活保障、是否具有所在集体的常住户口等基本常

识确定其成员资格，而不是依据任何某个具体法律规定来确定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部分法

院则以地方立法作为判决依据。例如，“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隔海股份合作经济社与佛山市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办事处”②一案中，法院依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 15 条的规定，认为

当事人有当地户口并履行了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还有部分法

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法院自身便于操作的指导意见来妥善处理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例如，

温州、邢台等地的人民法院，均有当地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办法，这些办法被作为审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争端相关案件的重要依据③。 

其次，认定标准不一致。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依据，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认定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其中，有的地方法院以户口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认定标准。

例如，“谢蕊维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某某村村民委员会、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某某

村村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④一案中，受理该案件的法院指出，原告

谢蕊维结婚前后户口一直在被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未迁出，应为该村合法村民。有的地方法院则以“户

口+履行村民义务”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例如，广东省的一些地方法院，依据《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 24条，认为农村妇女也享有土地财产权、收益补

偿分配权，与男性村民并无区别，但条件是：其结婚后、离婚或丧偶后户口未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所

在地，并履行了村民义务。有的地方法院以村民是否履行义务及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同意为依据。例如，

辽宁省部分法院以《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 6条为依据，认为农业

户口人员有本村户口，“其他将户口迁移至本村居住，能够承担相应义务和交纳公共积累，经本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此外，还有的地方法院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采取“基本生活保障+户口+固定生产生活

关系”的认定标准。例如，海南省部分法院依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

                                                        
①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 01316号”。 

②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粤06行终386 号”。 

③例如，2013 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为我市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依法界定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参见温州法院网，http://www.wzfy.gov.cn/ygsf/fywj/）。2010 年，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

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七条规定了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8 种情形

（参见邢台法院网，http://xtzy.hebei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207）。 

④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长安民初字第 001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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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3条，人民政府在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时，将具

有本村户口、以本村集体土地作为主要生活保障且与本村存在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的人认定为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法院在相关案件判决中

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不一、认定标准多元化，从而产生相似纠纷的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了法律权威，影响了法律价值的实现，使《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男女平等受保护的

条款得不到有效落实。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农村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经常受到排斥，

相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女性主义经济学提出，社会制度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解决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纠纷，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做出进一步思考。    

（二）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人类的社会行为与追求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男女性别角色因而在生理差别的基础上烙

有社会、文化等色彩，歧视妇女的相关社会制度、传统观念也由此而生。因此，探究农村妇女权益受

侵害的因素还应从使妇女处于劣势地位的文化和其他社会制度中找寻。 

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种地域性社会自治，主要由基层群众组织来实施。如果说法律制度的漏洞对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在短期内有望改观，那么，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受几

千年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则需要漫长岁月来消解。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经

历了从“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惠建利，

2013）。1993 年通过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与新经济体制配套的社会

制度尚不完善。与此同时，在广大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农村妇女权益受

保护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得到改观，反而甚至更加严峻。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课题组（2011）的数据，农村妇女失地及土地权益受侵害问题严重：在 2000 年，9.2%的农村妇

女“没有土地①”；10年之后，在 2010 年，21.0%的农村妇女“没有土地”。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村民自治制度难以客观、公正地表达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是

造成农村妇女权益频遭侵害的重要根源。中国相当一部分村庄在分配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征地补偿款

等时仍旧采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利益分配模式（朱玲，2000）。在这种传统利益分配模式下，农村妇

女特别是离异女、外嫁女的财产权利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部分地区村庄的村民会议表决结果存在较

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例如，在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或征地补偿款核定

和分配事宜进行表决时，明确排除离异女、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其不予分配或少分配。

有些村庄虽然有民主表决程序，但很不科学。例如，农村离异女、外嫁女等特殊人口的数量占集体经

济组织总人数的比例比较小，在相关民主表决中明显不占优势，这样的表决结果有失公正。 

不仅如此，旧有的男权中心观念也经常被外化成为乡规民约或其他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章程条款

等，披上了恰当的外衣，长期制约农村妇女权益保障。许多农村外嫁女及其子女的权益受到村民自治

                                                        
①主要指农村妇女在城镇化、承包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因婚姻变动、土地流转等原因失去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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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限制，她们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村民待遇。例如“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村民委员会白石村民小

组与潘春雨、黄依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①一案中，相关纠纷就起源于村民会议决议侵害

出嫁女的权益；而在“郭婷、张轩雅与韩城市金城办城古村一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②一

案中，其争议焦点是村民大会是否有权决定不分配或少分配土地收益给出嫁女及其子女。 

总之，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社会性别基础，落伍于时代。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发展更加离不

开妇女的贡献。同时，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意识越来越强，勇于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追求自己的合法权

益，对此，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中国当前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

许多妇女权益纠纷因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引发。进一步反思可以发现，其深层次原因是村民自治制度深

受传统观念影响，不能客观看待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与中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符，对农

村妇女权益保障形成了制约。 

（三）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纠纷“节节攀升”的主因，除相关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村民自

治具有有限性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

之一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与集

体利益分配直接挂钩，只有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才有机会享有征地补偿权、集体资产收益分

配权等一系列财产权利。传统观念中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带来了两者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地位差异，

妇女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蕴含有丰富的经济价值，农村经济利益关系

失衡才更加明显，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的权益常常受到侵

害。为了减少利益分配中的参与者，外嫁女及其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往往遭到剥夺。女性主

义经济学虽然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宗旨，但也强调妇女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受这一观念启发，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如果妇女能够与男子获得平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不

仅能有效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及经济增长也会有积极影响。  

实际上，中国《继承法》《婚姻法》中同样有“男女一律平等”的要求，农村地区在这方面的认

识比较统一，争议不大。那么，为什么农村妇女权益平等受保护的有关要求在实践中却很难达成共识，

而且有很大争议？在农村，受“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人认为，离异女、

外嫁女已是“外人”，再分配给离异女、外嫁女土地或让她们享受其他相关权益“不公正、不公平”。

对于这一现象，需要展开理性分析。受现代商业文化的影响，经济利益至上在农村越来越成为人们社

会生活的准绳。不排除有些村庄假借这种所谓的“公正”“公平”来掩盖其真实意图——经济利益驱使

下对私利的贪图。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许多农村男性劳动力去城市谋生，对户籍所在村庄基

本没有贡献，却毫无争议地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反，长期居住于本村庄的离异女、外嫁女

却常常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遭到排斥。这种矛盾不仅反映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

                                                        
①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96民终 1829号”。 

②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见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渭中民一终字第 00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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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偏见，更反映出问题的根本在于部分村民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贪图私利。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基

层法庭受理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的情况，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的发生与当地开发建

设活动的增多具有紧密联系。2010～2017年间，三亚市开发建设强度较高地区的外嫁女征地补偿费分

配纠纷案件数为 1237件，而开发建设强度较低地区的外嫁女同类案件数仅为 17件（程诗棋，2018）。

开发建设活动多伴随有征地拆迁补偿，多伴有集体资产的核定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而这

都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也打破了村庄既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三亚市基层法庭所受理的外嫁女征地补

偿费分配纠纷案件数在不同开发建设强度地区间的巨大差别，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妇

女权益保障的制约。  

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对农村妇女权益的影响力，已超过了法律制度与

传统的宗法规则，成为引起妇女权益纠纷的主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对资源性资产、经营性

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改革，首先需对这 3类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

这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包括村民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是否享有相伴随的土

地财产权、资产收益分配权等多重权利。这些权利是村民获得财产收入的基础，可谓村民的“命根子”。

特别是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村集体和农民最为重要的资产，改革如果不到位，容易产生新的

更大矛盾。 

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如何加强妇女权益保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受侵害状况，既受中国几千年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

又是现有经济、法律相关制度不完善的结果。充分保障农村妇女权益，不仅是提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

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村社会和谐、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需要。为有效保障妇女权益，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相关案件的判决中缺

乏法律和政策依据，认定依据与认定标准在各地有很大不同，需要明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依据与认定标准。对于如何明晰，学者们观点不一。陈小君（2018）提出，应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陈晓强（2017）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由村民委员

会开会投票决定，因为它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笔者认为，为了更彻底地解决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问题，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全国统一立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关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鉴于这一改革的紧迫

性，本文认为，统一立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宜分两步走：首先，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地方性规定。即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依据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界定，对成员资格认定的宗旨、目标、原则、条件、

标准、具体程序等做出指导性规范，并将农村离异女、外嫁女等权益极易受到侵害的人群作为集体经

济组织的特殊成员，对其成员资格进行专门认定。其次，对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全国统一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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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做出全国性规定，以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妇女权益纠纷。此外，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内容不仅包括征地补偿权、

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还包括民主权利等，而《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

中的任何一部法律的宗旨和内容都无法单独涵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立法。

国家已有相关立法计划。例如，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抓紧研究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①；

《民法总则》（2017年修订）增加了“特别法人”条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涵盖其中；《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明确提出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都对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有现实推进意义。然而，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终究不能脱离其所处社会环境，当前尚需客观认识制约

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因素。因此，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立法，当前仅需

要对成员资格认定的基本标准做出总的规定，其他细化规定可由地方立法机关做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本条件可设定为：必要条件+协助条件，即可简洁表述成“户

籍+协助条件”。其中，户籍为必备条件，协助条件包括：血缘、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民主管理权、是否长期在本村居住、履行乡村义务状况、社会保障来源等。当前，国内多地在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实践中已采用这种标准。例如，《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办法》第 6条强调将户口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条件的必要性②；邢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6条规定，具有本集体经济

组织户籍、长期居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利义务关系是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的基本条件③。另外，中国农村户籍制度内涵丰富。按照法律规定，婚姻变化是农村妇女户籍

变动的主因之一，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离婚是否导致农村妇女及其子女户籍变动，各地做法并不一

致。例如，有的地方的惯例是：农村妇女如果改嫁至其他地方，其子女户籍随母亲户籍一起变动；而

有些地方则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妇女改嫁到其他地方，其子女户籍不应发生变动，只要是宗族的子

孙，就不能剥夺他们的户籍地位（胡亮，2012）。因此，为了克服户籍单一条件的弊端，需要以协助条

件作为补充。  

（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后，村民自治制度开始逐渐完善。实施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许多地区农村的村民自治内容有了很大扩展，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

权成了村民自治的新内容。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80%以上村庄的乡规民约都被修订完善（陈寒非、

                                                        
①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 

zhengce/2015-02/01/content_2813034.htm。 

②参见《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 

2004-10/11/content_333094.htm。 

③参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邢台法院网，

http://xtzy.hebeicourt.gov.cn/ public/detail.php?id=207。 

http://www.gov.cn/%20zhengce/2015-02/01/
http://www.gov.cn/%20zhengce/2015-02/0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202004-10/1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202004-10/11/
http://xtzy.hebei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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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才，2018）。然而，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在中国各地农村仍存在着明显差距：一

些村庄严格依法开展各项民主活动，一些地方则利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侵害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农

村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在农村集体经济事务和村民自治中缺乏话语权，其合法权益被侵害成为农村的

一种普遍情况。为了改善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的现状，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并顺利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仍需不断修订和完善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法规，实现依法管理、民主治村。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构建“三治”统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需注

意处理以下两种关系：   

    首先，理顺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间的关系。要明确规定村民会议投票事项应与法律法规、国家政

策相一致，强化法律法规对村规民约的指导和规范，使农村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取

上得到平等对待。对于那些与法律法规以及现代司法理念相抵触、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村规民约，应

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现行法律对此已有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①

第 20条规定，乡规民约不能与国家法律、政策相矛盾；第 36条规定，村民会议决议如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地方法院也多据此断案。然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只是简略规定，村民自治方案如果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对

于应承担何种具体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还是停止侵害责任），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大多数地方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中对于村民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责任人具体

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也不明确。只有个别地方的这一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类型。

例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 39条明确规定，村规民约以及村民

会议等的决定如果侵害村民合法权益，责任人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村民

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权益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类型。并且，建立村民自治方案检查规则，

删除村民自治方案中男女权益不平等对待的条款。检查的步骤可以是，先由村民委员会检查现有村民

自治方案，看是否存在侵害农村妇女权益或与法律不一致的问题，后由县乡相关部门清查。 

其次，明确村民委员会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村民委员会的法律

地位及其职责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②，但没有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职能。按照当前法律

规定，同为法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村民委员会彼此独立，但又相互联系。根据《民法总则》

第 96条、第 99条、第 101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为特别法人，法律地位平等，

                                                        
①见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7/2010-10/28/content_1602777.htm。 

②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

权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7/2010-10/28/ 

content_1602777.htm）。根据《宪法》第 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负责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参见《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3/22/conte nt_52 76319.htm）。  

http://www.npc.gov.cn/huiyi/cwh/1117/2010-10/28/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 13 - 

彼此独立①。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又彼此联系。例如，对于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庄，根据《民法总

则》第 101条，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济实力普遍比较弱，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其经济职能多由村民委员会代行，甚至在一些村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名存实亡，由村民委员会完全取代行使其集体资产管理职能。从民法上讲，作为

独立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独立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以，适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立法，

是明确其职能、使其能够独立开展农业经营活动的客观要求，也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合理路径。《关于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及时研究、制定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

格②，这为未来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也已得到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

法总则》的确认。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集体经济组织逐步独立规范运作是必然趋势。 

（三）明确新时代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新目标 

历史上，各种社会重大变革都受女性的影响，社会变革成功与否可通过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衡量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之一，为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提供了重要机遇。反过

来，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对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女性权益保障问题既是性别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女性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中女性的贡献，

深化了经济学领域中男女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有关论点

为思考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妇女权益保障、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经济意义提供了新思路。中国

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进城务工，呈现出较为明显

的非农化倾向。农村妇女约占农业劳动力的 60%以上④，女性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留守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女性，农业女性化已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随着农业现代化、

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男女之间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方面

差别越来越小。特别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更契合妇女自身的特点。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农村妇女在其中得到与农村男子平等的权益，小可激发农

村妇女的生产动力，大可缓和社会矛盾，对于确定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唤醒农村沉睡资本、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调查结果表明，男女不平等会损害人类福利，阻碍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庞晓鹏、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3/18/content_5178585.htm#1。 

②这一意见提出，“抓紧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方面的法律，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确权利义务关系”。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 

2016-12/29/content_5154592.htm。 

③参见马克思，200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9 页。 

④据全国妇联统计，中国妇女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 60%以上，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广东省妇联的数据显示，

广东省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 65%以上，这一比例在一些地区已达到 70%或更高。具体见《统计：中国妇女劳动力

已占农村劳动力 60%以上》，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9/7112472.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9%A9%AC%E5%85%8B%E6%80%9D%E6%81%A9%E6%A0%BC%E6%96%AF%E5%88%97%E5%AE%81%E6%96%AF%E5%A4%A7%E6%9E%97%E8%91%97%E4%BD%9C%E7%BC%96%E8%AF%91%E5%B1%80%20%E7%BC%96%E8%AF%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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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媛，2014）。《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援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近30年经济增长数据的基

础上指出，性别歧视度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缓慢（转引自朱玲，2001）。可见，保

障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以农村妇女经济行为对新农村

建设的促进为例，妇女劳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其生产行为、消

费行为、新技术运用行为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李玉杰，2013）。 

此外，如果农村妇女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持续遭遇不公平待遇，不仅其自身利益直接受损，而且将

带来更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农村妇女综合素质下降、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等。在中国一些城中村、城周村，土地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进程中基本被全部征收，受到性别歧视的农

村妇女及其子女如果难以平等享受村民待遇，丧失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会逐渐沦为贫困人群，其结果

是国家扶贫负担的加重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受阻。另外，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如果农村

妇女的权益持续受侵害，权利意识已逐渐增强的农村妇女可能会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施加阻力，

通过陈情、上访、诉讼等各种方式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实践中，这种阻力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的重要因素之一。放任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行为发生，不但会引发大量行政诉讼案件，而且将影响

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课题组，2017）。 

五、主要结论 

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的现实状况与男女平等的现代法律理念背道而驰，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基于女性主义经济学视角，结合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本文研究发现，开展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妇女权益纠纷逐年递增。其中，法律制度存在漏洞，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认定标准缺乏统一立法，是导致农村妇女权益纠纷不断的主要因素之一。村民自治存在有限性，

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缺乏社会性别基础，难以客观、公正地表达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农村妇女权

益频遭侵害的另一主要影响因素。此外，经济利益关系失衡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制约，成为引起农

村妇女权益纠纷的又一主要因素。 

针对这些制约因素，笔者提出如下推动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建议：首先，为了更彻底地解决农村

妇女权益被侵害问题，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全国统一立法。宜分两步走：先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做出地方性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对这一认定标准做出全国统一规

定。统一立法仅需对成员资格认定基本标准做出总的规定，其他细化规定仍由地方立法机关做出。其

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依法管理、民主治村。建议通过立法，明确村民自治方案侵害村民合法

权益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类型，并适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立法。最后，随着中国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村妇女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得到与农村男子

平等的权益，对于提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两者的综合发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柏兰芝，2013：《集体的重构：珠三角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开放时代》第 3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 15 - 

2.陈寒非、高其才，2018：《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清华法学》第 1期。 

3.陈小君，2018 ：《“三权分置”与中国农地法制变革》，《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第 1期。  

4.陈晓强，2017：《浅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现代农业》第 9期。 

5.程诗棋，2018：《农村“外嫁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与法律保护——以海南省三亚市法院“外嫁女”征

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为研究基础》，《法律适用》第 11期。 

6.崔绍忠，2011：《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思想战线》

第 2期。 

7.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第

6 期。 

8.董晓媛，2009：《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人口与发展》第 6期。 

9.高飞，2012：《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10.贾根良、刘辉锋，2002：《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第 5 期。 

11.何包钢、郎友兴，2001：《妇女与村民选举：浙江个案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 2期。  

12.贺福中，201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山西省沁源县沁河镇城北村为例》，《经济问题》第 1 期。 

13.胡亮，2012：《产权的文化视野——雨山村的集体、社群与土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4.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课题组，2017：《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一户一基”制度的困境

与出路——基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土地行政征收类案件的实证分析》，《法律适用》第 3期。 

15.黄森慰、师硕 、王翊嘉，2017：《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家庭收入与土地政策——基于福建省调查数据》，《中国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0 期。 

16.惠建利，20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李慧英，2018：《重构我国乡村三维性别公正观——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为例》，《科学社会主义》第 3期。 

18.李永萍、杜鹏，2016：《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 J村离婚调查》，《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19.李玉杰，2013：《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妇女经济行为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林志斌，2001：《论农村土地制度运行中的性别问题——来自全国 22 个村的快速实证调查》，《中国农村观察》

第 4期。 

21.刘伯红、吴华：1995：《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主题：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中国妇运》第 9期。 

22.庞晓鹏、董晓媛，2014：《性别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性影响》，《江汉论坛》第 5期。 

23.沈尤佳，2011：《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前沿研究》，《经济学家》第 7期。 

24.田义文、刘富 、张齐，2011：《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保护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期。 

25.王珊珊、赵丽珍，2005：《法律与社会性别平等——以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为例》，《云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期。   

26.王晓莉、李慧英，2013：《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利的实践逻辑——南宁“出嫁女”案例研究》，《妇女研究论

丛》第6 期。 

http://www.baidu.com/link?url=1OR08-vrRJasId4ccC_PXQQXDkfwZLnTvtLCTMXzd5scmE33fRCjY52URJ2qgCaYU4LvbrLmCMuZK6U48QsHp64h2pHSQeMEKf9ZEr6qSrOEqZlnY7Rtsi7p5Y6y9OzxwiqJtKyHp0xC44dwcLR14rLP6LxKzaEMcQ9hgTSgBa24-B8M1IDIvqNVkPEZGRISvMycf50ePC66CgA-ZwnqLLagNkZZJKHJ67U8O7iauKKOEyITH-kCXELo8uBipb8l44HQ1KDnUcmkqDMbFY6gT1eEaMNs2GHaO6hPuNPTgP1JH8TtXbhKL3xmE2OaCLL_7-6G0XH3xazC4nyUfXIUlZuovQArB-npW2pfAjXOJa8Lq7HmmbdwRNoS_4Ez4ib7wVfl9jn1EQZgg67efoPi0_
http://www.baidu.com/link?url=OhjlT2TjpN48z3PLXa4lFhZyViFn9GzF76v_TJ4AYVLm8oZLzAIWpjHpjHJqhFHQyMGhjW6BIMu1aFbECLq-I8-1sjlmcny-90UCCz6TyjqQhQz42U1RZv6FjZQEu9pAEkpg_pKd19woebCLZjzHjdZaDjJa40geY-uiSqkV-NPH0Ir15l0NgBCaMz9eLtx0EpSCYZOIIO8DLQiSdLmk9pUx_trFjBnPAtl375mtGPTyGqyr_Obgcbi2CXasmTji3jrAJ1WCcU7RUi_Ix9YLFJ5ZqgyB6zWvUFFLHDb_V2ltAmLwqCjrzjiVKJmuI_ott7Remu9E4bvFFXLffINNjWwObW30z86qRR4-2lAgqKw1oiEHje2MxRVdwJMDl17QpVY-RsHn3QQz5MAZo7tX_a
http://www.baidu.com/link?url=D57Cc_GeiFPug7o2-3MeuQv0GGom79ojrdsQU-5Rf-sbT4FYCoINfLmGabyGae45eRq15t4UuQoAh_q9yiSJPxdmxrH42plhvG40zKW7T0k-Kz3mH17eILhHBxAJv48hSsbpao97geHECPym9HBGg5t2CIKM_ZYXYKV8Wp1Rr04gJ6iRQZysetagQT13aeulansP1nuyGt_eBP5jJsoY8qvaF-OjYsy_7QDcL8WpN9574c3AFeMU1Hn1Z8dNx3wCaWvyYmSNoDrF1W6aM2Fj-N0N5XR1CTA5ZwqOSbB4wVb9Iow_PyIaPJPtbO_S7j8CiD5opswui8t_cL3ClDLwpJ0Xu4HPpyGlbf-Lt9byiAS
http://www.baidu.com/link?url=6vnSuXRsmodLSr971Xqq0BnZEONmMYsnCEexZ-5pXkVIgzpW3v1BZVO2NSLQtGdc0FFOBGoUaW2s4PeFd6aTN2ZCUmR2pZOo-TFv1Ix6cB_tFzsjPi7iwbtAh0K6Vw9zMeOWeHtjqxbqBALrVaK_K6J3DTb19FrK-IFlkibLO_COISiI2dac_dc_7Gnc8-qPCLZOvag9Lf4LcirTNyOvx3cD9lG5atSu_qO_4jR_FrfnTHm3YvdFMaNGXD1mw2l4I0_FQcn0M_k7Sy7PZM3RHWvDkkhTMtnh4zWli4cDlOYGlRm4NxiIraJzhGWQBidjkXRXnlh3T4JV5AZxUHaoQmV9BxHmfTAEhC2p_NFKMeQBOxpNOGcmvOlxxmKyHCslwAsZuRcA1WSlXhchs5BcOK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妇女权益保障 

 - 16 - 

27.王竹青，2017：《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的体系化构建》，《妇女研究论丛》第 3期。 

28.向东，2014：《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基于自由发展观下的性别法律分析》，《河北法学》

第 2期。 

29.张勤，2018：《股份合作制下“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的解决——以珠三角 S 区为中心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

科学》第 2期。 

30.周安平，2004：《社会性别的法律建构及其批判》，《中国法学》第 4期。 

31.朱成全、崔绍忠，2006：《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与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上海

财经大学学报》第 5期。 

32.朱玲，2000：《农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经济研究》第 9期。 

33.朱玲，2001：《将性别分析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国妇女报》9月 25日第 3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陈秋红）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conomics 

Hui Jianli 

Abstract: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generally damaged dur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China.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modern legal concepts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has been an obstacle to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conomics, aiming at 

improving women’s economic condition and social status. Based on cases of disputes over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n the Chinese Judicial Document Network and local legislative documents, the study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investigates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flaws in the legal system, limitations on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and an imbalance of 

economic interest relationship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protection of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rural areas,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system to protect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Meanwhile, a new objective of protecting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defined a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Rural Area;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Women; Rights and Interests; Feminist Economics 

 


